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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管理科学：
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新篇《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

徐　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部，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６）

在纸质出版物汗牛充栋的年代，面对一本厚达５２４页的学术著作《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版），如果说一开始就兴致勃勃地细读精读，多半是客套敷衍。按惯例，先翻看书的后记，

未料这篇后记平实、生动，一下子吸引了我。作者在后记中开篇说的不是书，而是书桌。为了减少“窝坐”

在写字桌前长时间操作电脑可能对腰肌、腰椎和下肢所造成的伤害，王续琨先生曾设想找人制作一张桌

面高度可自由升降的电脑写字桌，这样就能随心所欲地时而坐下、时而站起，以两种姿态交替进行工作。

在多方搜求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他以一个可以在组装时自主设定台面高度的实验室工作台，替代设想中

的升降电脑桌。就是在这张高台面电脑桌上，他完成了《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书稿最后阶段的统稿、修

改工作。他因此而对高台面电脑桌有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还郑重其事向同事和学生推荐这一具有“原

创权”的“高台坐—站交替工作法”。

我喜欢并推崇这种融生活与学术为一体、熔情趣与文思于一炉的真正的学者生存方式，也由此对作

者王续琨先生油然而生特别的敬重，开始有耐心翻阅这部由作者及其团队花费数年功力完成的著作。

《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王续琨先生及其团队前后历时十年，

终成大著。仅此一项，足以让我们相信，尽管学术浮躁似成常态，但任何时代都不缺乏隐身闹市潜心向学

的学者。让我进一步产生阅读兴趣的，是作者对他人工作的尊重和对著作权表述的规范严谨。在后记

中，王续琨先生详细交待了这部著作的来龙去脉，各位合作者的贡献以及具体的执笔篇目。即便是没有

出版的部分，也详细交待了参与者们曾经付出过的劳动。这是一种尊重他人劳动的人文情怀，也是似乎

理应如此但实际上却在现实中稀缺的人文形态。

众所周知，相对数理化而言，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晚近的事情，系统梳理管理科学学科的发展历

程，不但有助于系统深入学习掌握管理科学，也是管理科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但此项

工作的难度与非时髦度并存，敢冒险犯难出此蛮力者，非如此一位宁愿使用一张可以站立工作的高台面

电脑桌、也要享受学术之乐的真学者，怕是不大可能将其进行到底的。因为这远没有多发表些ＳＣＩ文章

来得时髦，也没有多拿点课题来得实惠。

然而，王续琨先生为何情有独钟非成此大著而不可呢？追踪其学术历程，不难获得部分答案。

１９８０年代，我读硕士期间，曾对科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结构产生了研究兴趣。经查阅资料，发现早

在１９８２年，王续琨先生就倾心于科学学科和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的研究。这年６月，在即将结束中共中央

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班一年半学习的时候，他在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主办的《科研管理》杂志上发表

了《略论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进化》一文。认为学科体系进化的表征是不断形成新学科，学科体系进化的

主流趋势是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作为科学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科学体系学”应着重探索学科体系的进化机

理。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对王老师后来的研究形成很大激励。自此以后，

科学学科和科学知识体系结构的研究便逐渐成为他主要的学术“根据地”。其实，科学学科研究和科学知

识体系结构研究是两个互为表里、互为依托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学学科就必然要涉及到学科与学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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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从而最终触及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架构问题；反过来，研究科学知识体系结构不可能撇开不同层

级的学科体系或学科集合体。前者的研究思路是“科中见体”或“由科及体”，而后者的研究思路则是“体

中见科”或“由体及科”，二者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妨可以将科学学科研究和科

学知识体系结构研究统称为科学知识体系研究。

依据王续琨先生自己的梳理和总结，他在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方面经历了一个“三段式”的推进过程，

每个阶段大约用时１０年。

第一阶段为发散积累期。１９８０年代，王续琨先生开始广泛搜求各种学科资料，做编写学科辞典的准

备工作，尝试对心理学等学科门类进行结构分析，首倡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学技术学、比较科学学等学科。

经过１０年左右的思考、探索和积累，１９９２年，他首次撰文《现代科学分类与图书分类体系》（《图书与情报

工作》１９９２年第２期），提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七分法科学部类结构。他认为，现代科学应由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交叉科学、系统科学、数学科学、哲学科学等七个一级子系统（科学部类）构成，各

子系统占据高低不同的位置，据此画出的图，他称之为“四面体塔杆式科学部类结构图式”。在这一阶段

的研究中，他还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规范化术语体系，将科学知识体系由上至下依次区分为科学部类、学科

门类、学科群组、学科系组、基元学科等多个层级；同时，通过对教育学（《教育·科学·社会———当代社会

的大教育观》，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体系结构与发展策略》，刊发于《科学

技术与辩证法》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等学科门类的解析，摸索出展示、描绘学科体系结构的简易平面框图的画

法。

王续坤先生的这种七分法科学部类结构与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科学分类体系的不同主要在于，将交叉

科学升格为一个同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科学、社会科学等相并列的科学部类。按照钱学森先生的界

定，“所谓交叉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因此，王续琨先生

也坚定地认为，基于特殊的生成区位，交叉科学在科学知识整体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协调的历史进

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把交叉科学升格为一个科学部类，无疑将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准确把握和

认识由所有兼具数学自然科学属性和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交叉学科聚合而成的交叉科学，提升交叉科学

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为交叉科学的有序发展创设良好的体制基础和软环境。当然，对交叉科

学的这一定义并非毫无商榷之处，自然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也同样有大量因交叉而产生的新学科，此

类学科若不置于交叉科学名下，似乎有失逻辑合理性。但从强调文理交叉重要性的角度考虑，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以交叉科学来强调文理交叉的重要性，至少在策略上是明智可行的。

第二阶段是收敛综合期。１９９０年代初以后，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股交叉科学研究的小热潮，出版了

多部相关著作。其中１９９１年即有四部著作同时问世，包括解恩泽等的《交叉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

社）、赵树智等的《新兴交叉学科概观》（吉林大学出版社）、万海滨的《交叉科学研究与应用》（武汉工业大

学出版社）与徐飞的《科学交叉论》（安徽教育出版社）。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续琨先生将科学知识体

系研究的视野向交叉科学这个新兴的科学部类收敛，在研究多个学科门类（如城市科学、体育科学等）的

基础上，他力图对交叉科学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

典》（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交叉科学结构论》（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著作。

这都是些出死力气不讨巧的学问，《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收录了１　５５１个学科词目，其中介于

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这部辞典形成了最初的交叉

科学学科门类概念，在目录中列出的交叉科学学科门类有文化人类学、军事科学、体育科学、情报科学、管

理科学、城市科学、人文地理学、科学学、技术学。《交叉科学结构论》则进一步在理论上从诠释交叉学科、

交叉科学概念入手，论析了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跨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交叉科

学与软科学的关系，阐释了交叉科学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对作为科学部类的交叉科学的次级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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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科门类做了初步的定义，依次探讨了地理科学、资源科学、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城市科学、农村

科学、建筑科学、安全科学、军事科学、管理科学、科学学、技术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技术史、情

报科学、知识科学、体育科学、人类学等２０个交叉科学学科门类的发展历程和学科结构。这部著作可以

看做是作者１０余年交叉科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第三阶段是整合聚焦期。改革开放之初，由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现代管理科学由于契合了中国现代

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受到格外的关注和重视，管理科学在中国的演进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道靓

丽风景。在社会实践领域，管理科学也成为发挥显著效果的一门软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管理科学成为

发展速度最快的学科门类之一；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开始出现中国管理科学家的声音。经过多年的观察

和思考，王续琨先生意识到，管理科学作为一个发展态势最为引人注目的交叉科学学科门类，理应成为科

学知识体系整合性研究的主要聚焦点；管理科学各门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生成、分化、融合及其在

中国的衍生、演进，以及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的跃迁式演化中，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由他牵头的学术团队于２００３年以“管理科学学科演化机理和发展对策研究”为题，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申报面上研究项目，获得立项资助。

这是一个在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框架下，以管理科学为对象，运用科学学、文献学方法展开研究的跨学

科项目。在我国，管理学、管理科学都有广义和狭义这两种基本理解。该项目采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管理科学部关于管理科学概念的广义理解，亦即将管理科学看做“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

的综合性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等同于广义管理学，是所有管理学科的统称，是一个由所有以管理活动作

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所共同构成的知识集合体。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在该项目的研究范围内，由王续琨先生率

领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项目组共完成２篇博士学位论文、６篇硕士学位论文和２０余篇期刊论文。

２００７年研究项目结题之后，又陆续完成了２篇博士学位论文和２０余篇期刊论文。

一般而言，一个科学研究项目结题就意味着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但王续琨先生并未因此而止步。在

学术团队成员的支持下，他又潜心五年，以该研究项目的结题报告为框架，综合整理相关学位论文、期刊

论文，进一步归纳演绎、系统规范、开掘升华，最终完成《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这部学术专著。

这是一部由中国人按中国国情需求努力完成的管理科学学科史著作。其特有贡献在于，第一次从学

科的视角考察了管理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发展进程，在学科的层面上描述了管理科学主要分支学科孕

育、萌生、演进的历史场景。以往的管理科学史多是在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学说、管理学流派的层面

上展开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管理思想的演变》《管理思想史》《西方管理思想史》《当代西方管理学

流派》《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西方行政思想史》《公

共管理学说史》等。王续琨先生的这部《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则对管理科学进行了鸟瞰式的梳理，无论

对初学者，还是对专业工作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宏观视角。

这部书的另一鲜明特色，是运用科学文献引文分析方法与信息可视化技术①相结合的引文信息可视

化分析方法，展现了管理科学两大主干分支学科———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在演进发展

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文献，并据此探测出主干分支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发展演进的关键路径，揭示出主干分

支学科发展演进的背景和动力，从而在描摹既往发展历程、预测未来演进态势的基础上，尝试开辟管理科

学新的探索方向。

在此基础上，《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进一步发挥了作者交叉科学研究的专长，从管理科学新的分支

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由孕育到生成及其同已有学科或先行学科的关系的角度，论析了管理科学新学科创

① 信息可视化技术即知识图谱方法，是指利用计算机可视化信息处理软件，对从数据库下载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绘制成直观
的动态图像，显示某个特定领域或学科中学术进展的实际状况，从中获得比较详尽的科学前沿的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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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基本模式以及新学科的创生区位（即生长点、生长极）。从新学科的生成同已有学科之间的外在形态

方面来看，王续琨先生归纳出学科蔓生、学科丛生、学科侧生、学科外部伴生等几种创生模式；从新学科与

已有学科之间的内涵关系方面来看，又细致梳理出学科对象细分、学科对象聚合、学科理论扩张、学科方

法迁移等几种创生模式。为了促进管理科学新学科的孕育和创生，该书依据管理科学的一般演进趋势和

新学科创生模式，提出可以运用研究对象解析法、相关学科比照法、理论方法移植法、学科边缘组配法等

多种方法，对新学科的生成区位进行预测性判断和识别的思考路径。上述创生模式和新学科生成区位判

识方法，都不是拍脑袋的灵光闪现，而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基于管理科学学科演进的实践归

纳。这种预测新学科的方法论对于其他科学部类和学科门类，同样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正是这一方法论的突破，使得作者画龙点睛地呈现出精彩乐章：他大胆提出了关于管理科学基本学

科结构的新架构方案。与众多擅长理论上给出前进方向的研究结论不同，作者详细绘制出包含１２０多门

第一级分支学科和８０多门第二级分支学科的管理科学学科结构框图。按照学科研究对象的层次、生成

区位或生成方式等的异同，对管理科学的大量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进行了归并类分，拟制了管理科学

基本学科结构的“５＋２”架构方案。其中的“５”是指宏观管理学科、中观管理学科、微观管理学科、整合管

理学科和隶属管理学科５个学科群组，“２”是指管理科学中发育最早、分支学科最多、重要性程度最高的

两个第一级分支学科（即学科系组）———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我们虽然不敢立刻对此作出明确的

肯定判断，但这样一种研究规范和对创新的踊跃尝试，至少为未来的学术进步提供了切实的研讨起点。

正是作者对管理科学学科演进历程的深入研究，使其得以从科学知识体系的新视角进一步提出推进

中国管理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对策。鉴于管理科学在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障碍性因素，作者详尽阐释

了三项基本对策建议，即培育精锐化的管理科学研究队伍、打造本土化的管理科学学术格局、建构均衡化

的管理科学学科体系等。

老骥伏枥，凝气聚神，抱元守一，年届古稀的王续琨先生至今仍坚守着３０多年来未曾离开过的科学

知识体系研究这爿“学术根据地”。当我为理解本书而向他求教时，王先生又雄心勃勃地谈起未来的工作

计划：今后两三年内将对《交叉科学结构论》《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进行全面充实、修订，出版第二

版。问其为何如此执着，王老师答曰：科学知识体系的扩张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历史过程，科学知识体

系研究也是一个常研常新、科学问题不断涌现的研究领域。他真诚地期冀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走近、走进

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研究领域。也正是为王老师的精神所感动，笔者写了这篇初读印象，向感兴趣的

读者竭诚推荐这本别具一格的理论著作。

（作者徐飞教授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博士生导师）


